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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的前后《赤壁赋》，到了南宋，就已成为公认

的经典名篇。本文要追问的是，在宋代同样的传播

环境中，为什么《赤壁赋》能从数千篇苏文中脱颖而

出备受人们的青睐，它是通过哪些特殊媒体的传播

而格外引人注目的。原来，《赤壁赋》经由了其他苏

文所没有的“多媒体”传播。

本文所谓“多媒体”，主要指可视的书法绘画、可

听的吟诵歌唱等传播方式，有点像当下的音像视

频。当然，这里的“多媒体”，只是一种类比，意在强

调书画、吟唱等跨艺术媒介的传播与通常的文集传

播之不同。

一、书法传播

书法的传播，依书法主体之不同，可分为两种：

一种是作家书写自己的文学作品，可称为“自书型”；

二是书法家书写别人的文学作品，可称为“他书

型”。作家书写自己的作品以传播，近似于“自媒

体”，其传播渠道是私人化的，传播与否是自主化的，

不需要任何人的审查批准，不像公共传播媒体那样

要受到限制和约束。本文主要探讨的，是“自书型”

的书法传播，即苏轼自书《赤壁赋》。

神宗元丰五年(1082)，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，

心情渐渐地从惊恐、苦闷、失望的低谷中走出，在秋

冬间写出了两篇参透人生的《赤壁赋》。这是苏轼的

“得意”之作①。既然是得意之作，就想传播开去，让

人阅读，给人欣赏。但因身在谪籍，又因文字贾祸，

他又不敢公开传播，以免再度被人“笺注”“酝酿”成

罪。他在与友人的信中一再表白申明：

但得罪以来，不复作文字，自持颇严。若复一

作，则决坏藩墙，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。②

某自窜逐以来，不复作诗与文字。所谕四望起

废，固宿志所愿。但多难畏人，遂不敢尔。其中虽无

所云，而好事者巧以酝酿，便生出无穷事也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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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自得罪，不复作诗文，公所知也。不惟笔砚荒

废，实以多难畏人，虽知无所寄意，然好事者不肯见

置，开口得罪，不如且已。④

虽然一再申明“不复作文字”，但有时技痒难熬，禁

不住要写，而且一不小心，写了不少名篇佳作。写

出来后，不敢对外公开传播，于是就用“自媒体”私

下里传播。

苏轼不止一次亲书《赤壁赋》。清人孙承泽就

说：“《赤壁赋》为东坡得意之作，故屡书之。”⑤据文献

记载，苏轼一生至少书写了五种文本的《赤壁赋》。

其一是元丰六年(1083)写本。今传苏轼亲书《赤

壁赋》款识云：

轼去岁作此赋，未尝轻出以示人，见者盖一二人

而已。钦之有使至，求近文，遂亲书以寄。多难畏

事，钦之爱我，必深藏之不出也。又有《后赤壁赋》，

笔倦未能写，当俟后信。轼白。⑥

苏轼说，去年(元丰五年)作此赋，不敢轻易拿出示人，

只有身边一二好友见过。今年老朋友钦之(傅尧俞)
派专人来索要新近写的文章，于是亲自书写以寄。

苏轼特别叮嘱，年来“多难畏事”，务必“深藏”而不要

拿出去示人，免得授人以口实，深文周纳，再次获

罪。这一方面表明苏轼对钦之的信任，即使是多难

畏事，还是将近文写呈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苏轼对此

文的自得与满意，即使是冒着再次获罪的风险，苏轼

还是忍不住要把《赤壁赋》寄给友人，而且连《后赤壁

赋》都先行告知，准备写好后再寄。这表明他还是想

让人知道、让人分享他的得意新作。何薳《春渚纪

闻》所载一事可与此相印证。东坡在黄州画墨木竹

石寄章质夫，同时寄手帖一幅云：“‘某近者百事废

懒，唯作墨木颇精，奉寄一纸，思我当一展观也。’后

又书云：‘本只作墨木，余兴未已，更作竹石一纸同

往。’前者未有此体也。是公亦欲使后人知之耳。”⑦

苏轼在黄州画墨木竹石，别创一格，前无此体，主动

寄友人章质夫，以便让“后人知之”。他所作《赤壁

赋》，在文体上亦有创新，自然也“欲使后人知之”。

苏轼“亲书”《赤壁赋》寄钦之，虽然属于人际传播，当

时或许没有进行大众传播的主观意愿，但政治气候

变化之后，钦之就可以公之于世，传之久远了。“深

藏”只是暂时的，传世则是必然的。果然，这份小字

楷书本《赤壁赋》经历代收藏家、鉴赏家的递藏⑧，一

直传存至今，现收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(见[图1])。
苏轼说《后赤壁赋》“俟后”再写呈。后来他确实

写了，并有《跋自书后赤壁赋》：

黄州少西山麓，斗入江中，石色如丹。传云曹公

败处，所谓赤壁者。或曰非也。时曹公败归，由华容

路，路多泥泞，使老弱先行，践之而过，曰：“刘备智过

人而见事迟，华容夹道皆葭苇，使纵火，则吾无遗类

矣。”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，庶几是也。然岳州

复有华容县，竟不知孰是？⑨

明人娄坚曾见过苏轼手书《后赤壁赋》并跋：

尝见他书有谓坡公误以赤鼻为赤壁者，非也。

公别有《书赋后》约二百言，是元丰六年秋题。首言：

“黄州少西山麓，斗入江中，石色如丹，传云曹公败

处，所谓赤壁者。或曰非也。曹公败归，由华容路，

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，庶几是也。然岳州复有

华容县，竟不知孰是。”盖公既借曹公以发妙论，犹

《后赋》鹤与道士云尔，岂必求核！而不知者遽谓公

未暇考，所见殆与此画手同。信知痴人前决不可说

梦也。⑩

娄氏所见苏轼手书《后赤壁赋跋》原文有二百字，而

他本所引不足百字，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所引仅百

许字，可见都是节引。娄氏所见原跋应署有时间，故

娄氏明谓是“元丰六年秋题”。元丰六年秋苏轼手书

的《后赤壁赋》，想来应是如约赠给钦之的。苏轼手

书的《后赤壁赋》传至清代康熙间，高士奇曾寓目，其

《江村销夏录》有著录：“宋苏文忠公《后赤壁赋》卷，

纸本，高一尺余，长六尺，行书。”􀃊􀁉􀁓此后下落不明。

其二是元丰七年(1084)苏轼离开黄州量移汝州

[图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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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，应潘大临、大观兄弟之请，又书写了前后《赤壁

赋》，并跋曰：

元丰甲子，余居黄五稔矣，盖将终老焉。近有移

汝之命，作诗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。独潘邠老与

弟大观，复求书《赤壁》二赋。余欲为书《归去来辞》，

大观砻石，欲并得焉。余性不耐小楷，强应其意。然

迟余行数日矣。苏轼。􀃊􀁉􀁔

苏轼应潘氏兄弟之请自书赤壁二赋后又跋，说临别

黄州前，潘氏兄弟来求书《赤壁》二赋，原想书写陶渊

明《归去来辞》以赠，但潘大观二者都想要，于是一并

书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潘氏兄弟打磨好了石碑来求

《赤壁》二赋，显然是要刻石以广其传。而苏轼也明

知潘氏兄弟“砻石”以待，表明苏轼是默许他俩刻石

以传的。苏轼这次“小楷”书写的真迹没有流传下

来，仅有石刻本传世(详后)。
其三是元丰八年(1085)在开封为滕达道书写的

二赋。他在《与滕达道书》中说：

所有二赋，稍晴，写得寄上。次只有近寄潘谷求

墨一诗录呈，可以发笑也。􀃊􀁉􀁕

信中所谓“二赋”，或当指前后《赤壁赋》。这封尺牍

作于元丰八年，故知此本也写于这一年。后世未见

传本。

其四是哲宗绍圣年间(1094-1097)苏轼在惠州的

醉书本。元人王恽有题跋：

余向在福唐，观公惠州醉书此赋，心手两忘，

笔意萧散，妙见法度之外。今此帖亦云。醉笔与

前略不相类。岂公随物赋形，因时发兴，出奇无穷

者也。􀃊􀁉􀁖

王恽说他以前在福唐(今福州)见过苏轼在惠州醉时

书写的《赤壁赋》，笔意萧散，妙见于法度之外。今又

见“此帖”(当为拓本)，醉笔与此前在惠州所见本不尽

相同。于此看来，苏轼或者曾两次醉书。也就是说，

有两种醉书本。此本后世无传。

其五为初稿本。元人吾衍《闲居录》载：

天竺僧传公有苏子《赤壁》墨本，与今本有数字

不同。“呜呜然”作“焉”，“郁乎苍苍”作“蔚”，“酾酒临

江”作“举酒”，“渺沧海之一粟”作“浮海”，“盈虚者如

彼”作“嬴之”，“所共乐”作“共适”。字法甚逸。当是

初成此作，佳客在座，且诵且书，故心与神变，字随兴

会而得。􀃊􀁉􀁗

所谓“《赤壁》墨本”，即《赤壁赋》的石刻拓印本。因

其中有不少字句与流行之本不同，所以吾衍认为它

是“初成”之原稿本。其说有理。如此看来，苏轼《赤

壁赋》的原稿本也曾流传于后世。

书法作品的传播，似乎只是人际之间一对一的

传播，即书法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传播。其传播范

围是否有限？其实，受赠者拿到书法作品后，会像

今天的微信接受者一样，是可以在亲朋好友之间

“转发”的，让更多的人分享和欣赏，其传播广度不

可限量。

其“转发”的方式，一是刻石，二是临摹。一件书

法作品，一旦刻石之后，就可以无限地拓印成墨本

(又称碑本、石本、拓本等)，化一为万，书法作品由原

来的人际传播就转变为大众传播了。

苏轼的《赤壁赋》是有石刻本的。就今所知，至

少元丰七年为潘氏兄弟书写的《赤壁》二赋，是被刻

石的。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一○八、《壮陶阁

书画录》卷三都有著录。南宋朱熹也见过《赤壁赋》

的碑本。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○就说过：“碑本《后赤壁

赋》‘梦二道士’‘二’字当作‘一’字，疑笔误也。”􀃊􀁉􀁘

像苏轼这样的大书法家的书法作品，除了石刻

拓本，还会有临摹本。人们会临摹仿写，既学其文，

又学其字。比如明代董其昌，就喜爱临东坡的书

法。他见过三种东坡手书的《赤壁赋》，都借来临摹

一过：

余三见子瞻自书赤壁赋：一在槜李黄承玄家，

一在江西杨寅秋家，一在楚中何宇度家，皆从都下

借临。􀃊􀁉􀁙

明代董其昌会临写，宋代一般的书法爱好者和读者，

当然也会临写。黄庭坚曾说有一僧人藏苏轼十数

帖，“因病目，尽为绿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”􀃊􀁉􀁚，可见宋

代苏轼的书法是不乏摹本的。这些石刻本、临摹本，

自然会加速《赤壁赋》的传播。何况大书法家书写自

己的得意文章，既是文学作品，又是书法作品，既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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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审美价值，也有书法艺术价值。其传播功效，自

比一般的印刷书籍要强大得多。

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文化环境对苏轼《赤

壁赋》传播的影响。苏轼去世不久的徽宗崇宁、大观

年间(1102-1110)，蔡京等新党执政，疯狂地打击元祐

党人与元祐学术，禁止刊印、收藏苏轼等人的文集、

文字墨迹。崇宁二年四月乙亥朝廷下诏：

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张耒、晁补之、秦观、

马涓《文集》，范祖禹《唐鉴》，范镇《东斋记事》，刘攽

《诗话》，僧文莹《湘山野录》等印板，悉行焚毁。􀃊􀁉􀁛

政和元年(1111)曾一度解禁。陈岩肖《庚溪诗话》卷

上载：

崇、观间，蔡京、蔡卞等用事，拘以党籍，禁其文

辞墨迹而毁之。政和间，忽弛其禁，求轼墨迹甚锐，

人莫知其由。或传：徽宗皇帝宝箓宫醮筵，尝亲临

之。一日启醮，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，久之方起。上

诘其故，答曰：“适至上帝所，值奎宿奏事，良久方毕，

始能达其章故也。”上叹讶之，问曰：“奎宿何神为

之？所奏何事？”对曰：“所奏不可得知，然为此宿者，

乃本朝之臣苏轼也。”上大惊，不惟弛其禁，且欲玩其

文辞墨迹，一时士大夫从风而靡。􀃊􀁊􀁒

解禁的原因似乎有些荒诞，但在那荒诞的时代，道士

无非是利用徽宗尊崇道教的心理让其解禁苏轼文

字􀃊􀁊􀁓。到了宣和五年(1123)和六年，朝廷又先后下诏

重申禁毁苏轼、黄庭坚文集及相关文字：

(宣和五年七月)中书省言福建路印造苏轼、司马

光文集。诏令毁板，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，以违

制论。明年，又申严之。冬，又诏曰􀃊􀁊􀁔：“朕自初服，废

元祐学术。比岁，至复尊事苏轼、黄庭坚，轼、庭坚获

罪宗庙，义不戴天。片文只字，并令焚毁勿存。违者

以大不恭论。”靖康初，罢之。􀃊􀁊􀁕

从上引“比岁，至复尊事苏轼、黄庭坚”的说法看，政

和元年解禁苏轼文字应属实。朝廷几度下令禁毁苏

轼的文字，自然会阻碍和限制苏轼诗文的传播，但也

会从反面刺激人们对苏轼文字的热爱与追捧，出现

了禁愈严而传愈多的奇观：

东坡诗文，落笔辄为人所传诵，每一篇到，欧阳

公为终日喜。前辈类如此。一日，与棐论文及坡，公

叹曰：“汝记吾言，三十年后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。”

崇宁、大观间，海外诗盛行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。

是时朝廷虽尝禁止，赏钱增至八十万，禁愈严而传愈

多，往往以多相夸，士大夫不能诵坡诗，便自觉气索，

而人或谓之不韵。􀃊􀁊􀁖

禁令之下，收藏苏诗、吟诵苏诗，竟成为士大夫的一

种文化时尚、一种身份标志。士大夫彼此见面，如果

不能称道诵读几句苏轼，会被认为没文化，没品位。

在这种语境中，苏轼手书的《赤壁赋》文本，理所当然

地会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和关注。严禁时苏轼诗文墨

迹尚且受到追捧，解禁之后，受追捧的程度会更加高

涨。下面这个故事，可见一斑：

东坡既南窜，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，诏从

之。于是，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，而吏畏祸，所在

石刻多见毁。徐州黄楼，东坡所作，而子由为之赋，

坡自书。时为守者独不忍毁，但投其石城濠中，而易

楼名“观风”。宣和末年，禁稍弛，而一时贵游以蓄东

坡之文相尚，鬻者大见售，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

刻。有苗仲先者，适为守，因命出之，日夜摹印，既得

数千本，忽语僚属曰：“苏氏之学，法禁尚在，此石奈

何独存。”立碎之。人闻石毁，墨本之价益增。仲先

秩满，携至京师，尽鬻之，所获不赀。􀃊􀁊􀁗

苏轼南贬惠州、儋州之后，文章墨迹就被禁止流传。

宣和末年弛禁之后，在王公显贵的上层社会，流行收

藏东坡诗文墨迹的风气。何薳《春渚纪闻》也说，宣

和间，内府复加搜访东坡墨迹，“一纸定直万钱，而梁

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《英州石桥铭》，谭稹以五万

钱掇沈元弼‘月林堂’榜名三字。至于幽人释子所藏

寸纸，皆为利诱，尽归诸贵近”􀃊􀁊􀁘。所以，东坡书写的

《黄楼赋》碑本，成为抢手货。《黄楼赋》原文是苏辙所

作，尚且如此热络，《赤壁赋》其文其书都是苏轼所

作，更是双绝。乾隆皇帝即说：“《赤壁赋》为千古杰

作，又得其自书真迹，诚双绝也。”􀃊􀁊􀁙可以推想，像《赤

壁赋》这样的文学和书法杰作，会更加受人追捧喜

爱，其传播面会更广，知晓率会更高。

到了北宋末年，前后《赤壁赋》就传遍天下，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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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人的高度称许。唐庚《唐子西文录》说：

余作《南征赋》，或者称之。然仅与曹大家辈争

衡耳。惟东坡《赤壁》二赋，一洗万古，欲仿佛其一

语，毕世不可得也。􀃊􀁊􀁚

唐庚此评，写于何时难以考知。但其人卒于宣和三

年(1121)􀃊􀁊􀁛，则此评最迟写于宣和三年以前。其时唐

庚已视《赤壁赋》为万古绝唱。靖康初年(1126)，韩
驹出守黄州，黄州人何次仲与他唱和时，有诗道：

“儿时宗伯寄吾州，讽诵高文至白头。二赋人间真

吐凤，五年溪上不惊鸥。”􀃊􀁋􀁒“宗伯”，意为宗师、大师，

指苏轼。次仲儿时即诵苏轼的“高文”，如今老大白

头了，依然如故。在苏轼的“高文”中特别拈出“二

赋”来称美，也可想见其时《赤壁》二赋已是人们心目

中的杰作。

二、吟唱传播

赋，一般不能入乐歌唱，只能吟诵，故《汉书·艺

文志》说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。而苏轼的《赤壁赋》，宋

代就常常通过吟诵来传播。

喜欢吟诵《赤壁赋》的，既有儿童，也有成人。

有位九岁小和尚，就特别会吟诵《赤壁赋》。《东坡志

林》载：

朱氏子出家，小名照僧，少丧父，与其母尹皆愿

出家。照僧师守素，乃参寥弟子也。照僧九岁，举止

如成人，诵《赤壁赋》，铿然鸾鹤声也，不出十年，名闻

四方。此参寥子之法孙，东坡之门僧也。􀃊􀁋􀁓

苏轼将这位会诵《赤壁赋》的小和尚载入《东坡志林》

中，有自我推广之意。南宋熊禾曾说：“儿童诵东坡

前后《赤壁赋》，但觉其有荡心悦目之趣，而不能自

已。”􀃊􀁋􀁔看来童声吟诵《赤壁赋》，会有特别的荡心悦目

的传播效果。

至于喜欢吟诵《赤壁赋》的文士，更屡见记载。

南宋初晁公遡有诗说：“尊前每诵《赤壁赋》，如见当

年秃鬓翁。”􀃊􀁋􀁕绍兴二十六年八月，文士傅自得与朱熹

同游九日山，朱熹兴致盎然，击楫而歌屈原《九章》，

“声调响壮”，傅自得则诵“东坡先生《赤壁》前后赋和

之，每至会心处则迭起酬劝”􀃊􀁋􀁖。

苏轼自己也喜欢朗诵《赤壁赋》。有一次客人来

黄州造访，兴酣之时，他朗诵一过。杭州僧金镜跋苏

轼竹石画卷曰：

壬戌，先生责黄州，仆亦有事于黄。竹逸方君寄

此卷素，以乞先生竹石，至则先生往蕲水。俟旬余始

还，得拜觌于临皋亭中，握手问故，饮半，剧述前望游

赤壁之胜，起而抚松长啸，朗诵《赤壁赋》一过。仆知

先生兴酣矣，遂出卷顶恳，蒙慨然挥洒，复书“春夜行

蕲水，过酒家饮酒，乘月至溪桥上，解鞍少休”《西江

月》词一阕赐仆。……武林金镜敬跋。􀃊􀁋􀁗

苏轼不仅自诵，还劝人在享受美食、饮茶品茗之后，

“解衣仰卧，使人诵东坡先生《赤壁》前后赋，亦足以

一笑也”􀃊􀁋􀁘。这些吟诵，只要听众在场，就是一种公开

的传播。

南宋时更有专业性的歌妓吟诵《赤壁赋》。绍兴

年间，黄州知州曾惇在宴集时就常常让自家歌姬吟

诵《赤壁赋》以侑觞，在士大夫间传为佳话。谢伋《曾

使君新词序》载：

曾侯知我不能度曲，尝觞我，顾其侍儿诵苏东坡

前后《赤壁》二赋。􀃊􀁋􀁙

王明清言之更详：

舅氏曾宏父，生长绮纨，而风流酝藉，闻于荐

绅。长于歌诗，脍炙人口。绍兴中守黄州，有双鬟小

颦者，颇慧黠，宏父令诵东坡先生《赤壁》前后二赋，

客至代讴，人多称之。见于谢景思所叙刊行词策。

后归上饶，时郑顾道、吕居仁、晁恭道俱为寓客，日夕

往來，杯酒流行，顾道教其小获亦为此技，宏父顾郑

笑曰：“此真所谓效颦也。”􀃊􀁋􀁚

客人来宴集，曾宏父令其家姬诵前后《赤壁赋》，代替

唱流行的词曲，可见相当动听美听。离任回到上饶

后，友人郑望之(顾道)与吕本中等诗人雅集，也让家

中侍女为“此技”待客。曹勋《送曾谹父还朝》还特

地提到此事：“阿苹能唱大苏词(原注：公姬名小苹)，
《赤壁》长哦更一奇。”􀃊􀁋􀁛称“奇”称“技”，应该不是兴

之所至的随意诵读，而是很美听的有技巧的专业吟

诵。“人多称之”，可见被视为雅事，故而郑望之也仿

此待客。

吟诵《赤壁赋》还不足为奇。出乎我们意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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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，《赤壁赋》居然还配乐歌唱，一时成为流行歌曲。

南宋初年，前后《赤壁赋》就已配乐歌唱。王灼《碧鸡

漫志》卷一载：

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，盖常俗也。

蜀王衍召嘉王宗寿饮宣华苑，命宫人李玉箫歌衍所

撰《宫词》云：“辉辉赫赫浮五云，宣华池上月华春。

月华如水映宫殿，有酒不醉真痴人。”五代犹有此风，

今亡矣。近世有取陶渊明《归去来》、李太白《把酒问

明月》、李长吉《将进酒》、大苏公《赤壁》前后赋协入

声律，此暗合其美耳。􀃊􀁌􀁒

王灼明言是将前后《赤壁赋》协入声律为歌曲，原赋

特有的语言节奏与音乐节奏暗合。宋末元初方回

《续古今考》也说：

近人长篇古乐府，不必皆可歌，有诗而不用于声

者也。欧阳公《醉翁亭记》、东坡《赤壁赋》世人以为

歌。熟之而后可也。􀃊􀁌􀁓

所谓“世人以为歌”，是说世人常常把它当作歌曲来

唱。的确，声歌《赤壁赋》常常在士大夫们的酒席之

间被演唱，不仅美听，而且使人心旷神怡。宁宗嘉泰

二年(1202)林正大在《风雅遗音序》中说：

世尝以陶靖节之《归去来》、杜工部之《醉时歌》、

李谪仙之《将进酒》、苏长公之《赤壁赋》、欧阳公之

《醉翁记》类凡十数，被之声歌，按合宫羽，尊俎之间，

一洗淫哇之习，使人心开神怡。􀃊􀁌􀁔

南宋甄龙友《霜天晓角·题赤壁》词也写到“但见尊前

人唱，《前赤壁》《后赤壁》”􀃊􀁌􀁕。士大夫不仅是宴客时

让歌妓来演唱，闲暇时分、得意时节自己也唱。南宋

状元姚勉中秋泛舟时就“仰空长歌《赤壁赋》”􀃊􀁌􀁖，欧阳

君厚“偶快意饮酣，歌永叔《醉翁亭记》、坡老《赤壁

赋》”􀃊􀁌􀁗。可见，《赤壁赋》，当时已是一种流行歌曲，颇

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，动辄唱上一遍。

在有的南宋士大夫心目中，唱《赤壁赋》比唱小

词要高雅。度正《赵公墓志铭》载：

邑簿樊文若以文会邑之士，馆之龙多，诿公茂掌

其笔削。樊一日载酒过山中，且使侑尊者歌以为乐，

所歌鄙俚。公茂起曰：“诸生蒙俎豆，济济在列，将于

大夫观礼。且春秋七子赋诗，君子知其可以为列国

大夫，今歌词如此，诸生何观，请彻之。若必欲不废

公燕之乐，则有《赤壁》之赋在。”樊改容以谢。􀃊􀁌􀁘

县簿樊文若与邑中文士雅集，让歌妓唱流行的小词

以为乐，赵公茂认为歌女所歌的歌词鄙俚，不宜唱，

应唱《赤壁赋》这样的大雅之歌。

《赤壁赋》不仅入乐歌唱，而且有曲谱流传，从南

宋一直传到明清。据查阜西《存见古琴曲谱辑览》收

集整理，明代《太古遗音》《风宣玄品》《重修真传》《玉

梧琴谱》《文会堂琴谱》《藏春坞琴谱》《太古遗音》《太

古正音琴谱》《理性元雅》和清代《自远堂琴谱》《裛露

轩琴谱》等十一种琴谱收录有《前赤壁赋》的曲谱。

明代《太古遗音》《风宣玄品》《重修真传》和清代《琴

学轫端》四种琴谱收录有《后赤壁赋》的曲谱􀃊􀁌􀁙。这些

曲谱都是原文演唱，不增减字句，不破句，也不更换

字句􀃊􀁌􀁚。作为歌曲形态的《赤壁赋》，人们随时随地可

以传唱，不受任何媒介的制约，口耳相传，传播的速

度与广度自比纸本的单一传播要大得多。

明清琴谱所载《赤壁赋》曲谱，来自于宋代。宋

代精通琴理的文人，或从散文名篇中获得灵感，谱成

琴曲，或直接将有关诗文谱成琴曲。北宋太常博士

沈遵，曾依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，谱成琴曲《醉翁吟》，

可惜有曲无词。后来苏轼据谱以作词，成为琴中绝

唱􀃊􀁌􀁛。宋末俞琰，也曾将《醉翁亭记》《赤壁赋》等谱成

琴曲。他自称：

予自德祐后，文场扫地，无所用心，但闭户静坐，

以琴自娱，读《易》、读内外二丹书，遂成四癖。琴之

癖，欲以六律正五音，问诸琴师，皆无答。后得《紫阳

琴书》《南溪琴统》《奥音玉谱》，始知旋宫之法，乃作

《周南》《召南》诗谱及《鹿鸣》《皇华》等诗弦歌之，《离

骚》《九歌》《兰亭诗序》《归去来辞》《醉翁亭记》《赤壁

赋》，皆有谱琴之癖。􀃊􀁍􀁒

可见，明清琴谱所载《赤壁赋》曲谱，确实是其来有

自。明清文人，视琴为“书室中雅乐，不可一日不对清

音”，像“《归去来》《赤壁赋》，亦可以咏怀寄兴，清夜月

明，操弄一二”，就是最好的“养性修身之道”􀃊􀁍􀁓。明清

琴谱之所以载《赤壁赋》曲谱甚多，原因就是明清文人

特别喜欢琴曲《赤壁赋》怡情养性的艺术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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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绘画传播

除了入乐歌唱，《赤壁赋》还入画图。宋代有多

位著名画家把《赤壁赋》画成图画以传播。今可考

知的至少有十一种宋金人依《赤壁赋》创作的《赤

壁图》。

1.北宋李公麟《赤壁图》

最早依《赤壁赋》作画的，是著名画家李公麟

(1049-1106)。明汪砢玉《珊瑚网》卷二二载：

苏子瞻前后《赤壁赋》，李龙眠作图，隶字书，旁

注云：“是海岳笔，共八节。惟前赋不完。”􀃊􀁍􀁔

这是说，李公麟(号龙眠)作《赤壁图》，而米芾(海岳)用
隶书将前后《赤壁赋》写于图画上，画分八景，字分八

节书写前后《赤壁赋》􀃊􀁍􀁕。此画传到清代，高士奇《江

村销夏录》卷二载：

《宋李龙眠赤壁图卷》：绢本，高一尺余，长八尺，

全用水墨。树石沉着，人物工雅，有秋空幽致。􀃊􀁍􀁖

画未有永乐二年正月豫章胡俨跋：“士文持此图求

题，因书旧诗以附卷末。”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

画卷一二亦载：

《李伯时赤壁图卷》：绢本，高一尺余，长八尺，水

墨。布景苍老，肖形闲逸，江风山月之游，宛然如或

见之。􀃊􀁍􀁗

高士奇、卞永誉之后，此画下落不明。此画卷长八

尺，高一尺余，足以容纳前后《赤壁赋》原文。

2.北宋乔仲常《后赤壁赋图》

李公麟之后，有乔仲常画《后赤壁赋图》。素笺

本，墨画分段，楷书。画卷纵30.48厘米，横566.42厘
米。学李公麟的构图法，也分八景，每景皆楷书《后

赤壁赋》一节。堪称图文并茂。后有宣和五年八月

七日赵德麟跋：“观东坡公赋赤壁，一如自黄泥坂游

赤壁之下。听诵其赋，真杜子美所谓‘及兹烦见示，

满目一凄恻。悲风生微绡，万里起古色’者也。”􀃊􀁍􀁘此

画今存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纳尔逊·艾金斯美术

馆(见[图2])。
3.北宋王诜《赤壁图》

王诜画《赤壁图》，传本甚罕，明代画家文伯仁曾

见过，说苏轼书《后赤壁赋》卷前有王诜画的《赤壁

图》。董其昌跋《苏文忠公后赤壁赋卷(行书纸本高

一尺余长六尺)》曰：“文德承又谓此卷前有王晋卿

画，若得合并，不为延津之剑耶？用卿且藏此以俟。

甲辰六月，观于西湖上因题，董其昌书。”􀃊􀁍􀁙按，文伯

仁，字德承，号五峰，苏州人，善画山水人物。文徵明

之侄。他说苏轼所书《后赤壁赋》卷前有王诜画，董

其昌希望苏书王画能成合璧，自当有据。因文献记

载甚少，难知其详。

4.南宋杨士贤《赤壁图》

杨士贤画《赤壁图》，绢本设色，纵 30厘米，横

733厘米。今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。按，杨士贤，宣

[图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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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待诏。绍兴间，至钱塘，复旧职，赐金带。工画，山

水人物师郭熙，多作小景山水(见[图3])􀃊􀁍􀁚。
5.南宋萧照《赤壁轴》

萧照画《赤壁图》，今无传本。清梁章钜《退庵所

藏金石画跋尾》有著录：“萧照《赤壁轴(绢本)》。萧

照，濩泽人。绍兴中补迪功郎，画院待诏，赐金带。

此画赤壁景，苍润秀逸，幅边用小篆书署名，亦自古

雅。幅上有郭升题识，谓本李唐弟子而誉擅出蓝。

按，萧照本家北方，靖康中随李晞古南渡，尽以画法

授之。兼工书，多署名于树石间。”􀃊􀁍􀁛

6.南宋赵伯驹《后赤壁图》

赵伯驹(1120-1182)《赤壁图》，后有高宗赵构亲

书的《赤壁赋》。《清河书画舫》载：

赵伯驹《赤壁图》一。伯驹字千里，其画传世甚

多。此卷后有高宗亲书苏赋。而布景设色，亦非余

人可及。􀃊􀁎􀁒

吴升《大观录》言之更详：

赵千里《后赤壁图卷》。千里名伯驹，善画山水

花禽竹石，尤长于人物。精神清润，高宗极爱重之。

官至浙东兵马钤辖。此图淡色绢本，高一尺，长丈

许，绢素稍有损处。山峰树石设色轻倩，但首尾颇入

院习，乏士气。中幅山湾屋宇觉生趣动人耳。画后

思陵书赋，宸藻焕发，尾钤大玺。画末押节制胡卢

印。丹丘跋亦佳迹。􀃊􀁎􀁓

可惜此画今已不传。

7.赵伯骕《后赤壁赋图》

赵伯骕(1124-1182)《赤壁图》，鲜见文献著录。

明文徵明有《仿赵伯骕后赤壁图》，纵 31.5厘米，横

541.6厘米，今藏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(见[图 4])。后有

隆庆六年(1572)文徵明之子文嘉跋：“《后赤壁图》，乃

宋时画院中题，故赵伯骕、伯驹皆常写，而予皆及见

之。若吴中所藏，则伯骕本也。后有当道欲取以献

时宰(严嵩)，而主人吝与，先待诏语之曰：‘岂可以此

贾祸，吾当为重写，或能存其仿佛。’因为此卷，庶几

焕若神明，复还旧观。岂特优孟之为孙叔敖而已

哉！壬申九月仲子嘉敬题。”文嘉谓见过赵伯骕原画

《后赤壁赋图》，又有文徵明之摹本可证。自然所言

不虚。

[图3]

[图4]

[图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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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南宋马和之《后赤壁图》

马和之《后赤壁图》(见[图5])，画后有高宗赵构草

书的《后赤壁赋》(见[图6])。《南宋院画录》载：

马和之《后赤壁图》绢画一卷，画法简逸，意趣

有余。后高宗书《后赤壁赋》一篇，书法宗锺、王

二家。􀃊􀁎􀁔

此画绢本墨笔，纵 25.8厘米，横 143厘米。今藏北京

故宫博物院。安岐《墨缘汇观》卷四亦有著录：“余收

和之《后赤壁》一卷，有高宗书赋，精妙绝伦。”􀃊􀁎􀁕

9.南宋李嵩《赤壁图》

李嵩(1166-1243)《赤壁图》，团扇，绢本，水墨，淡

设色。图中暗礁石壁，漩流急浪，气势高远，孤舟泛

波，又含悠远幽闲之趣。此画亦存，今藏于美国密苏

里州堪萨斯市纳尔逊·艾金斯美术馆(见[图7])。只是

历代书画文献中罕见著录。

10.南宋徐参议《赤壁图》

徐参议《赤壁图》，见王炎《双溪类稿》卷六《题徐

参议画轴三首》其二《赤壁图》。诗曰：“乌林赤壁事

已陈，黄州赤壁天下闻。东坡居士妙言语，赋到此翁

无古人。江流浩浩日东注，老石轮囷饱烟雨。雪堂

尚在人不来，黄鹄而今定何许。此赋可歌仍可弦，此

画可与俱流传。沙埋折戟洞庭岸，访古壮怀空黯

然。”􀃊􀁎􀁖按，徐参议，名里不详。参议是官名，不知何许

人。王炎所题三画轴，分别是墨梅、赤壁图和岁寒三

友。王炎《双溪类稿》卷六另有《题徐参议所藏唐人

浴儿图》，可见徐参议既是画家，又是收藏家。

11.金武元直《东坡游赤壁图》

武元直《赤壁图》，纸本，水墨，纵 50.8厘米，横

[图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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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6.4厘米，今藏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(见[图 8])。明李

日华《六研斋笔记》卷二载：“丙寅夏，余购得《东坡游

赤壁图》，笔法布置，苍秀古雅，极类唐人。元遗山跋

云：‘画系武元直所作。’元直事金昌宗，居画院，去宋

不远。岂即宗元之裔耶？其萧然矩度，诚不知于岳

壁何如，顾其状山川之郁盘，风露之浩渺，天空水阔

之趣，必有当于坡翁者也。”􀃊􀁎􀁗

以上十一幅《赤壁图》，有四幅是书画同图，画传

赋意，画写赋文，书画文三美兼具。名家之文、名家

之画、名家之书，合为一处，堪称三绝。三绝之赋书

画，其传播效果自非单一印刷文本所能比拟。正如

明人杨荣所说：“东坡以文章擅名当代，传诵于天下

后世。如此赋尤为奇崛，读之锵然，若振乎黄钟大吕

之音，令人击节叹赏。而又得图画之工、字书之妙，

[图7]

[图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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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可为翰墨之珍玩矣。”􀃊􀁎􀁘一幅名画，就是一种传播渠

道，十一幅名画，就是十一种传播渠道，何况每种绘

画还可能有多种摹本呢！如赵伯骕《桃源图》，“旧藏

宜兴吴氏，尝请仇实甫摹之，与真无异。其家酬以五

十金。由是人间遂多传本”􀃊􀁎􀁙。赵伯骕的《桃源图》自

从有了仇英的摹本后，传本遂多。《桃源图》有摹本，

《赤壁图》自然也会有摹本。所以，绘画的传播具有

累积性特点。一本可以变多本，多图多本的传播，会

有叠加层累效应。

绘画的传播，更具有聚观性和增殖性特点。

所谓聚观性，是说收藏家每得一书画作品、特别

是名家书画，往往要请人一同观赏品鉴。众人共赏

的热烈氛围，是一人独自读书时所无法体验的。书

画文献中就常有多人同观书画的记载：

纯老、彦祖、巨源、成伯、子雍、完夫、正重、子中、

敏甫、子瞻、子由同观，熙宁十年三月廿三日书。􀃊􀁎􀁚

刘圣可延安幕府中会赵仲微、杨如晦、蒋仲

和、贾习之、晁伯以同观。叹息斯人清德绝俗，闭

目焚香之余，世人但玩其诗笔耳。政和甲午孟冬

二十八日记。􀃊􀁎􀁛

嘉泰壬戌冬至后五日，林成季、周南、朱鼐、赵汝

谠、朱元纮、滕宬别盱眙施武子于虎丘，同观书画。􀃊􀁏􀁒

其为定武真帖不疑矣。前后同观者十有六人。􀃊􀁏􀁓

藏家请客人同观，既是对外宣示自己的藏品，也是

与友人分享艺术鉴赏的乐趣，当然也有共同讨论原

作得失的用意。苏轼友人、书画家王诜(字晋卿)每
次观画，都请精于鉴赏的韩拙(字纯全)一同观赏，共

同讨论：

韩纯全云：王晋卿每阅画，必召某同观。论乎渊

奥，构其名实。偶一日于赐书堂东挂李成，西挂范

宽。先观李公之迹，云：李公家法，墨润而笔精。烟

岚轻动，如对面千里，秀气可掬。次观范宽之作，

如面前真列峰峦，气势雄逸，笔力老健。此二画之

迹，真一文一武也。余尝思其言之当，真可谓鉴通

骨髓矣。􀃊􀁏􀁔

与王诜同时的江西派诗人谢薖，偶然得到李公麟所

作《阳关图》后，也请十来位友人到他家聚观同赏，作

有《集庵摩勒园观李伯时画〈阳关图〉，以“不能舍余

习，偶被世人知”为韵，得人字，赋六言》诗纪事􀃊􀁏􀁕。

所谓增殖性，是指在传播过程中，不断实现文化

增殖。因文学作品《赤壁赋》的传播，而催生了多幅

绘画艺术品的《赤壁图》，文字文本转化为绘画文

本。这是一重文化增殖。

由《赤壁赋》转化而来的《赤壁图》，不是简单艺

术样式的翻版，而是渗透着画家自己对人生和自然

的理解，较之《赤壁赋》，又增扩了多样化的人生感悟

和情思蕴含。这是第二重文化增殖。

《赤壁图》上都书写有《赤壁赋》原文，如李公麟

的《赤壁图》有米芾的隶书，赵伯驹、马和之的《赤壁

图》有宋高宗赵构的法书，在绘画艺术价值上又增加

了书法艺术价值。这是第三重文化增殖。

观赏后名家常常要留下题跋，乔仲常的《赤壁

图》就有宣和五年赵德麟的跋。这类题跋，往往既有

理论批评价值，又有历史价值。如元好问的《题闲闲

书〈赤壁赋〉后》，就极具理论批评价值和历史价值：

夏口之战，古今喜称道之。东坡《赤壁》词，殆戏

以周郎自况也。词才百许字，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，

宜其为乐府绝唱。闲闲公乃以仙语追和之，非特词

气放逸，绝去翰墨畦径，其字画亦无愧也。辛亥夏五

月，以事来太原，借宿大悲僧舍。田侯秀实出此轴见

示。闲闲七十有四，以壬辰岁下世。今此十二日，其

讳日也。感念畴昔，怅然久之。因题其后。《赤壁》，

武元直所画。门生元某书。􀃊􀁏􀁕

跋谓东坡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词“才百许字，而江山

人物无复余蕴”，堪称“绝唱”，独具慧眼地指出了此

词的艺术特色所在，并高度评价了此词的艺术贡献

和艺术价值。末谓《赤壁图》为武元直所画，更为确

定此画的著作权人提供了直接的历史依据。因为武

元直的《赤壁图》无作者款印，明代以来一直被当作

北宋朱锐的作品。近人马衡据元好问此跋，始确定

为武元直作􀃊􀁏􀁗。这些题跋的理论批评价值和历史价

值，可以说是第四重文化增殖。

文人观赏画图后常常有题诗，如前述南宋王炎

观赏了徐参议《赤壁图》后赋诗，称赞“此赋可歌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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弦，此画可与俱流传”，一并为《赤壁赋》和《赤壁图》

做了广告宣传。读到此诗的人，自会对《赤壁赋》和

《赤壁图》产生兴趣，从而提升《赤壁图》和《赤壁赋》

的影响力与知名度。宋末郑思肖和陆文圭分别题

有《苏东坡前赤壁赋图》􀃊􀁏􀁘和《赤壁图二首》􀃊􀁏􀁙诗。元

好问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三有题《赤壁图》诗，《御定

题画诗》卷三一也录有金人李晏的《题武元直赤壁

图》诗。元揭傒斯有《题高丽幼上人所藏金人画苏

子瞻游赤壁图》诗，诗末说：“上人远示我，传观及童

奴。笑问此何人，舟中人姓苏。”􀃊􀁏􀁚知此诗是观赏武元

直《赤壁图》后所作。由赋而画，由画而诗，形成了创

作——传播——接受——创作的赋画诗创作链。一

篇赋，引发多幅图，又催生多首诗，这是第五重文化

增殖。

这些绘画、书法、题跋、题诗的传播，提升和扩大

了《赤壁赋》的传播效应。所以，到了南宋，《赤壁赋》

就已成为文章中的经典。罗大经说：“太史公《伯夷

传》，苏东坡《赤壁赋》，文章绝唱也。”􀃊􀁏􀁛林希逸也说

《赤壁赋》“兴味之远，前无古人”􀃊􀁐􀁒。在南宋，《赤壁

赋》是文士们爱读、爱吟、爱唱、爱书写的经典之作，

不少诗人写有读《赤壁赋》的诗，如王十朋有诗说：

“读公赤壁词并赋，如见周郎破贼时。”􀃊􀁐􀁓方夔《读赤壁

赋》诗有云：“形胜空传二《赤壁》，文章谁肯百东

坡。”􀃊􀁐􀁔文天祥也有《读赤壁赋前后二首》􀃊􀁐􀁕。杨万里甚

至觉得，读《赤壁赋》可以治病，所谓“二苏三赋在，一

览病应休”􀃊􀁐􀁖。文学经典，是在多元传播媒介和传播

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。深入考察作品的传播过

程，有助于理解作品的经典化过程。

注释：

①李之仪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三一《与友人往还手简》(十
六)：“近时欧阳文忠公《秋声》，乃规摹李白，其实则与刘梦得、

杜牧之相先后者。东坡自以前后《赤壁》为得意。”(李之仪撰，

刘星南覆校《姑溪居士全集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商务印书馆

1935年版，第3册，第239页)
②苏轼《答秦太虚》之四，苏轼撰，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《苏

轼文集》卷五二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4册，第1536页。

③苏轼《与陈朝请》之二，《苏轼文集》卷五七，第 4册，第

1709页。

④苏轼《与沈睿达》之二，《苏轼文集》卷五八，第 4册，第

1745页。

⑤孙承泽撰，佘彦焱校点《庚子销夏记》卷八，孙承泽、高

士奇撰，佘彦焱校点《庚子销夏记 江村销夏录》，上海古籍出

版社2011年版，第157页。

⑥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《赤壁赋》真迹。

⑦何薳《春渚纪闻》卷六“墨木竹石”条，中华书局1983年
版，第87页。

⑧参见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卷八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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